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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我走向一座山，在黎明之际，远方初醒

的天还没来得及被世俗和喧嚣追上，干净而空寂，

山成了瞳孔里唯一的景致，高大而柔和。我因喜欢

这干净清新，所以一路走得愉悦而缓慢。我的眼前

是一幅画，而我正在进入一幅画中，化作这画中的

一景。远方的人可知我走在画中，是否会艳羡追随

而来？忍不住回头，忽然发现，后面也是山，左边右

边都是山，我被山包围着，是山掌中的卑微渺小的

生灵，恐惧瞬间漫过来，原本愉悦的心开始变得压

迫，走得急切仓促，像是落荒而逃。 一路奔到圆融

寺门口， 远远看到门前千年的石兽依旧守着这一

方净土，心才安稳下来。

寺院，一直是我心中最平等最宽恕的地方。寺

院的门为所有的人敞开，高官来得，平民来得，文

人来得，市井来得，贩夫走卒来得；寺院的香火，漫

散天际，富豪闻得，穷人闻得，老者闻得，少年闻

得，男人闻得，女人也闻得；寺院的佛音，袅绕耳

畔，得志者听得，落魄者听得，健康者听得，染疾者

听得，喜者听得，悲者也听得；一样的取用，一样的

被接纳，一样的被宽恕，一样的被赐福，在这个平

等之地，人不再被分为三六九等。在离天最近的地

方，听到的不是仙乐，而是更清晰的自己内心的声

音，寺院追寻的不是高处不胜寒，而是真实温暖的

本真，所以我常来寺院。

站在圆融寺山门外的石阶上， 我的心空灵而

寂静。 天角处，旧的屋檐流淌着新的雨水，洗净屋

瓦，滴响铃铛。 新洗的石阶上积聚着干净的雨水，

每走一步都能看到自己的面容， 瞥见自己的前世

今生。

檀香弥漫在空中，温暖而厚重，带着年轮的味

道和体温。 檀香里飘出的佛音，能融化一颗心，剥

去本心的浮华，就像被剥去心上的茧，找到源头一

圈圈地打开，温柔而舒缓。 嘴角浮起的微笑，是在

佛音经文里看破生与死， 融通了色与空之后的释

然。 不是吗？ 恋肉身而不悟，执拗为何？ 贪色相而

不舍，痴为哪般？ 谁能逃开生死？ 谁能找到色的本

源？纷繁复杂，不过亦是空。心中的重负，瞬间得以

抛开， 那些努力追逐而不得的名利幻象， 开始淡

去，这世上又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真正拥有，并永远

持得呢？没有，连自己本身都免不了要变为黄土一

抔。智者的花瓣在我低头泪流之际撒向我的额头，

在我的发际开出佛花朵朵， 这是被点化被接纳的

圣迹。

寺院里的泉水一尘不染， 世俗的硬币只会让

她愈加凛冽清澈。 从此善便沿着这不尽的泉流，

长出青绿的荷叶， 在这青绿的荫凉里， 循着红的

血脉和心脏， 开出圣洁的佛花， 年华轮转， 结出

颗颗莲， 营出一片清净。 这清净为何物？ 是剪断

情缘和脐带的冰凉吗？ 不是， 你可看到草木葱茏

之处住着的月老？ 一根红线系住了手环， 从此便系

住了两颗心， 你行她也行， 你止她便止。 我的红绳也

系在这里， 在玉兰花开的时节， 和他一起系在最美的

玉兰花树干上， 后来红绳不见了， 找寻很久而不

得，才记起它早已长在我肉里系在我心里。

栏杆上，一把把锁，在洁净的雨水里守候，带

着誓言和愿望，在时间里慢慢生锈，锈住了就再也

无法打开。画下楚河汉界的从来就不是佛，佛从来

都是让人去珍惜那个为你披衣赤足急切开门的

人，亲人，爱人。

寺院让我空灵， 佛音给我安慰， 佛经赐我智

慧，愿同沐佛光圆融无碍。

铁汉、智者和诗人

□

张丙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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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羡慕经历过人生苦难的铁汉。 捡破

烂，拉板车，受歧视，遭白眼，食不果腹，居无

定所，家多变故。 在这种苦难煎熬中成长起

来的人，贫不穷志，富不骄人，磨难的淬火锻

就了灵魂韧性和生命强度。 他们没有显赫背

景，没有优越家世，但“能受天魔真铁汉”，其

实生活本身就是一部人生传奇。

我崇敬在七尺讲台上传道授业的智者。

煌煌上痒，泱泱大国，文明的薪火全赖他们

手写口传。 儒法释道，农工商旅，医卜星相，

天文历算，有了这样的传承，民族文化的瑰

宝才能娟娟生香，生生不息。 这是一个有高

怀、敢担当的群体。 笃志业儒，气质不俗。 含

英咀华，齿颊生香。 持卷在手是最优雅的生

存姿态，吟哦经典是最惬意的身心享受。 他

们在传递馨香、烛照未来的同时，业完成了

自我的灵魂洗濯和精神再造。

我讴歌那些孜孜不倦耕耘的诗人。 他们

是进步的鼓手，时代的歌者。 一支生花笔，记

录下历史的足音，或悲怆，或兴奋；或激越，

或低回。 也许他们沉居下僚，地处偏野，视野所

限，挂一漏万。 但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生活的

见证人，他们收藏了往事的遗存和回响。 滴露

映日，飘桐知秋。 读其诗，溯其源，如暮年的钓

线，可以钩沉屡屡悲喜和斑斑血泪。

当墨香犹存的一本《心田情海》诗稿浏

览过之后，我惊喜地感到，三者得兼，郑启华

先生即是一位可羡、可敬、可歌的人。

启华先生家学渊源深厚。 上溯八代，世

世执教，可谓书香门第，诗礼传家。 生于乱世

的启华先生的名号就有着一般人所少有的

书卷气。 “名启华，字新民，号明德”，一望而

知，这是饱读诗书的长辈从《大学》里取来的

名字：“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新）民，在止

于至善”，寄寓着进德修业的深切期待。 虽然

物换星移，治乱相续，但诗书人家的文化根

脉却绵绵延伸，生生不息。 “忠孝传家久，诗

书继世长”。 生于这样的书香之家，启华先生

命好！

但诗礼传家并未能呵护子弟一帆风顺，

生于乱世的启华先生， 家道不幸， 颇多磨

难。 “经历了兵荒马乱，日寇入侵。 从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及建国后

的公私合营 、土地入社 、三反五反 、祛反肃

反、反右斗争、总路线、人民公社、大炼钢铁、

大跃进的共产风、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四

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该经

历的都经历了”（启华先生自述）。 历史是一

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浊浪翻滚、处处旋涡，对

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充满了凶险。 波翻浪涌当

中，有多少风华绝代的人才因不识水性而葬

身浊流。 能存活下来的既要有大勇，更需要

大智。 这样的人才敢负重，有担当，锻铸百折

不挠的精神强度。 当师范毕业的郑启华含泪

舍弃“金饭碗”的时候，当一分钱也不曾贪污

却被撸掉快起职务的时候，当一个瘦弱的身

躯远离故土的异乡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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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的脚力车的

时候，当平白无故遭受强权和恶人欺凌的时

候， 当连劳动和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的时

候，我们不能不为一个优质生命的挫折扼腕

长叹：“彼仓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启华先生

远蹇！

然而 “国家不幸诗家幸”，家国变故丰

富了他的人生阅历， 锤炼了他的达观性格，

铸就了他高洁的人生情怀。 坎坷人生、兴衰

治乱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诗

言志，歌咏言”使他得以再现摇曳多姿的社

会生活。

读启华先生的诗，有几个明显特点：

一是叙事述怀，真切感人。 不矫饰，不造

作，不为无病呻吟之词。 “感人心者，莫先乎

情”，诗中如果缺少了真情实意，无论词藻再

华美，也无非是一阵有声无色的干喘。 有文

化滋养的门庭， 家族中总洋溢着脉脉温情。

诸姑叔伯，犹子比儿，孔怀兄弟，同气连枝。

郑先生的诗篇中大量篇幅是写家族亲情的，

尤以对儿女子孙表达关切的篇什较多，读之

依稀可见以为花甲老人的满目忧思和喜庆：

忧女儿出行《天津陪读 忧女儿出游》；忧儿

子嗜酒《为小儿戒酒而作》；祈琴瑟不谐《寄

语小儿》，喜金榜高登《郑外寄语》，每一音都

发乎至情，声声动肝肠。

二是性情疏率，逍遥达观。 “世事洞明皆

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饱经忧患的诗人积

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社会生活赋予他的深

刻教益岂是硕士、博士研究生所可比拟？ “世

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 暮年的诗人由

必然王国归入自由王国，放怀自然，寄情山

水，用轻松的笔调吟唱着天南地北的秀丽山

川风物。山林下著书，花鸟间得句。临水观鱼

戏，倚树数落花。 “吟咏涂鸦，心灵氧吧，三餐

粗饭，八杯淡茶，佐纸香墨韵，白头翁潇潇洒

洒”《书香》。 启华先生的神仙日子，让我们套

用一句元曲：“真真羡煞人也！ ”

三是自然清新，善得天趣。 启华先生家

学渊源深厚，诗文基础扎实。 诗中有不少对

古人名句巧妙化用的句子，这已经臻于收发

随心的境界了。 在他笔下，树下垂纶、郊外飞

鸢、球场竞技、院中跳绳，等寻常小事都写得

极富情趣。 童心不老，源于对生活的挚爱深

情。 读一读《福》诗，“养老银钱无须加，应有

尽有何处花？ 正为寂寞少点啥，来了孙子挠

痒刷”。知足常乐的诗人最怕晚景落寞。儿孙

绕膝是第一等赏心乐事。 挠痒刷既是实物，

也是虚指；既解体痒，更疗心疾。 暮年自有夕

阳乐：“古槐青竹一家，高桌低凳人俩。 老酒

小菜戏耍，酒酣人麻，笑看落红飞霞”，有酒

真富贵，无事小神仙。 诸君试看，启华先生的

逍遥晚景，多么怡然自得！ 童心不老，笔下有

味。 古稀的也会像精力过盛的小青年一样拿

好友的婚事打趣开心。 为朋友邵老夫子再婚

而作的《如梦令二首》，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梅开二度，洞房花烛，玩笑开得得体适度。 不

谐则无趣，过分则恶俗。 作者把分寸拿捏得

恰到好处。 读后很自然想起苏东坡那首著名

的恶作剧诗“张子野年八十有五，尚闻买妾，

张述古命作诗”。 高雅的风格下，花烛之喜，

闺房之乐，都成为生活中的调味品。

四是补察时政，洩导人情。 这是白居易

在《与元九书》中的创作观点，也是中国文人

诗歌的传统功能。 生于离乱，命于多舛，在历

史与现实的对比中， 在国政与家业的联系

中，诗人居安思危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忆江南·三首》从公款接待、生活作风、从政

的不同侧面为当下各级各类官人敲响警钟。

谆谆告诫，劝廉劝善，读来竟有似红楼梦中

空空道人那首《好了歌》；诗人既怅然往年旧

事：“往事不堪回首忆， 百姓水火煮人生；”

《忆六十年代》；又对利民新政大加赞赏：“一

曲免税减负事， 唱的老农泪涔涔；”《看戏》；

游览周庄名居，他在波光船影中引发的却是

哲人之思：“沈家后生谢门客，男儿无志枉为

人，”那境界，那主旨，已经远远不是一个观

光客了；在苏州园林小径上徜徉，他悟出了

“官亦有道”，与时俱进，不可执偏。 “皓首穷

经砺一训，从政内方外须圆”《苏州拙政园》；

即便是拔一颗牙，诗人也竟有异思：“齿生迟

换早，舌至老乃全。 个中有深意，请君细品

研。 ” 这确实是需要宦海中人深长思之的一

个长久命题？ 舌存常见齿亡，刚强终不胜柔

弱；户朽未闻抠蠹，偏执岂及乎圆融？ 好官是

众生之福；有好官才有建树，要有建树，必先

自保， 这是在官场角逐中不可讳言的道理。

明乎此理，必先谙于治乱。 洞悉凶险，广结善

缘，进退有据。 必先下盘稳固，才可盘马弯

弓。 否则，毫无提备，草率出场，或坠陷阱，或

中暗箭，终有忠肝义胆，精忠报国，亦无非是

奸佞刀下一块鱼肉，风波亭上一缕冤魂。 于

人于己何用？ 于家于国何益？ 启华先生旁观

者清，他的深悟对为政之人大有助益！

“生太平之世，处湖山之郡，官长廉静，

家道优裕，娶妻贤淑，生子聪慧。 人生得此，

可谓全福”，这是古人评定家道的“金六福”

标准。 拿这个标准来对照郑启华先生，他的

确算是个大福之人。 虽然生于离乱，人生多

难，但改革开放之三十年的春风化雨已经吹

尽愁云惨雾，把他心地照得空阔澄明。 “六旬

愚翁阡陌上，惯看春播秋耕。 一生辛苦何所

赢，满目青山绿，一映夕阳红。 ”《临江仙·六

十述怀》。 这阳光的心态，惬意的笔调，是诗

人和具有相同人生遭际的共和国公民心中

永不褪色的盛世风景， 深情舒缓了国运礼

赞，我们由此可以感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土地上的沧桑巨变。

愿诗人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

神 话

□

娄莎莎

父亲把舅爷称作英雄

我把父亲讲的故事称作神话

舅爷的确像神话中的英雄

父亲说英雄绝不是神话

神话中的大多数人

他们喝酒像牛饮的夜

仿佛就在眼前

那些人我都没有见过

他们骑过的那些马

我都没有骑过

于是，我去凭吊

筑就英雄和响马的沙窝

滔滔黄河水，茫茫黄河滩

却不见昔日的绿林好汉

五棵柳是英雄的出生地

曾经响马日夜出没

关于英雄的神话

可眼前，柳树

却不像耀武扬威的响马

秋风横扫着落叶

不知是否已经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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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鹂从梦中飞过

□

赵玉建

������

晚上练习书法的女儿在纸上写下杜甫的名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

行白鹭上青天”。 站在一旁观看的我忽有所思， 问女儿：“你见过黄鹂

吗？ ”“没有！ ”女儿遗憾地摇头，我也遗憾地摇摇头。经典的唐诗宋词不

会消亡，可唐诗宋词中描写的自然和谐、清新优美的景观早已远离我们

而去了， 后代子孙们如何领会唐诗宋词的意境， 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情。

待女儿写完字， 我尝试着给女儿描绘黄鹂的形象， 尽管我引经据

典，费尽唇舌，女儿还是一脸茫然。我虽然有些无奈，可也知道这不是女

儿的错，有道是“百闻不如一见”，何况女儿与黄鹂一见也没有呢

!

躺在床上，黄鹂仿佛在我微闭的眼帘前飞来飞去，清脆嘹亮的鸣叫

声如微波一样从脑海深处漾出，敲打着耳鼓，令我万分喜悦，万分陶醉。

黄鹂鸟，这天地间的尤物，自然的精灵，你在哪里啊？ 在哪里？ 我的灵魂

此刻已经出窍，追随着一道稍纵即逝的黄色闪电，在柳林中穿梭，在花

丛间徘徊，在苍穹里寻觅。

黄鹂是我孩提时的最爱，那时的黄鹂还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黄鹂红

嘴巴，黑眼圈，披着一身金黄色的羽毛，漂亮极了。更叫人销魂的是黄鹂

的叫声，高远悠扬，清丽婉转，是鸟类中出色的花腔高音歌唱家。黄鹂最

喜欢待在浓密的柳叶下，用嘹亮的歌声吸引孩子们寻找它，可你赶到跟

前时，却只闻其声难睹其容，真是一个玩捉迷藏的高手。 黄鹂的叫声无

法形容，河南农村比拟为“黄瓜哩喽”

,

倒有几分相似。 我有个诗人朋友，

他的笔名叫“黄丽楼”，他自小在老家常循着黄鹂的叫声能跑出去好几

里地，绝对算得上是黄鹂的铁杆粉丝。 仅此一点，我俩就称得上知音。

黄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常见的歌咏对象，几千年来，赞美黄鹂的诗句

层出不穷，信手拈来，全不费力。南朝诗云：“黄鹂隐叶飞，蚊蝶萦空戏；”

杜甫诗：“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

黄鹂空好音”。王维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白居易诗：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杜牧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

山郭酒旗风。 ”韦应物诗：“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盖嘉运

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晏殊《破阵

子》：“池上碧苔三四点

,

叶底黄鹂一两声。 ”辛弃疾《祝英台近》：“断肠片

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 ”史达祖《夜合花》：“柳锁莺魂，花

翻蝶梦，自知愁染潘郎。”当代诗人徐志摩赞美黄鹂：“艳异照亮了浓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散文大家孙犁的《黄鹂》一文，曾被选入大学

语文教材，这篇文辞优美情操高尚的散文我读过多遍，我知道黄鹂的美

已让前辈大师们形容尽了， 自己绝不可能再有新鲜的词句从秃笔下再

冒出来。 可我经常思考的是，大自然物种千万，古今诗人为何对黄鹂情

有独钟呢？ 黄鹂是造物主真正的杰作，它的艳异是美的极致，它的啼叫

就是天人合一大道的传播之音。

最后一次见到黄鹂，是

1991

年

5

月在北戴河的联峰山上。 早上

8

点多，我正有一丝思古幽情若隐若现，猛然间听到熟悉的嘹亮啼叫。“是

黄鹂！”思古幽情早跑到爪哇国去了。我循着声音找去，在联峰山茂密的

松林间，这调皮的精灵用歌声勾引着我，却把倩影深藏起来。抬头寻觅，

只见一只斑鸠傻乎乎地望着我，斑鸠咕噜着：“不见佳人乎？ ”可能是觉

得捉弄得我够了，黄鹂从一棵大松树的浓荫中突然飞出，只几秒钟的时

间，就如同幻影一般消失了，撒下一路动听的歌声，和着松涛的澎湃渐

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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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见到过一次黄鹂。 有时我到鸟市上转悠，

八哥、鹦鹉、画眉、百灵鸟应有尽有，这些鸟尽管叫的好听，甚至能学人

话，但姿色平平，和色艺双绝的黄鹂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卖鸟人说：

“黄鹂难寻更难养，哪找去呀。 ”是的，把黄鹂关在笼子里实在是对美丽

的亵渎。 孙犁先生说的好：“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夜露，它们的飞

翔，是要伴着朝霞彩虹的。”黄鹂是自由自在的女神，她应当生活在山清

水秀的仙境中，而不是人类的龌龊世界里。

我觉得我比女儿幸运，因为我吃过绝对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喝过山

间小溪的清冽流水，观赏过如梦如幻的晚霞，更见过美丽绝伦的黄鹂。

现在我们富了，可吃喝的时候心里犯嘀咕，走在马路上提心吊胆，抬头

看见漫天的雾霾，脚下踩着肮脏的污水。 孩子们电脑游戏玩的麻溜，手

机功能一点即通，在人造的虚拟世界里如鱼得水。可他们没见过北斗七

星，更没见过黄鹂鸟。 人们有所得必有所失，可我们得到的就一定比失

去的更好吗？当然肆无忌惮的人类懒得思考这些，多愁善感文人的矫情

诉说，引来的多是讥讽和嘲笑。这些问题，上帝都解决不了，你想那么远

干吗？ 要当忧天的杞人吗？ 可我总觉得，有朝一日推开窗户看到黄鹂飞

过，从它的啼叫中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

我睡着了，梦境中似乎到了桃花源，茂林修竹，蓝天白云，杨柳依

依，水田漠漠，两个黄衣仙女来到我的窗前，银铃般的笑声令我心驰神

迷，当我起身想拉住她们时，她们却化作两只黄鹂飞走了。

同名的尴尬

□

李福祥

我有一个想法，想建议国家立法禁止两个字或三个字的姓

名，而采用至少四个字的名字，如香港的范余丽泰、陈方安生

等。因为三个字姓名重名的太多，不仅给国家管理带来不便，也

会给个人生活带来许多麻烦。 我自己就多次遭遇同名的尴尬。

我是

1965

年冬天参军的。

1966

年

9

月，父亲到部队看我，

路过郑州时，一条“打倒李福祥”的标语竟把父亲给吓出了一身

冷汗。 父亲是个文盲，充其量汉字认识的字不会超过

50

个。 但

他认得自己的名字， 认得自己孩子的名字 （这名字是他给起

的），加之当时正是“文革”初期，村子里满街都是打倒这个，打

倒那个的标语，他于是就认识了“打倒”二字。 在我们驻地的车

站，当他看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我以为你被红卫兵抓起来

了呢！”那天晚上，我的班长、排长到招待所看望他，当听说老人

家在郑州被那条标语吓出一身冷汗时，不由大笑起来。排长说：

“那个李福祥很可能是省里或郑州的什么领导， 可不是你的嫩

娃子哟。 ”说的父亲也笑了。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有一次探家，我给一个战友带了

100

元

钱。 那天我骑辆自行车去十几里外的那个村子送钱，回来走到

一片坟地边时，车子链掉了，我安好链条，到坟地的草地上擦手

上的油污，无意中却看到一块墓碑，上书：“李福祥之墓”，我不

仅愣在那里，心里直叫苦：惨！ 我竟然用了一个死人的名字。

1986

年，我转业回到了故乡，被分在政府机关工作，一天，

我到粮站买面粉（那时还是按购粮本供应，程序是先交购粮本

和钱，由办事人员在所购月份一格写上数量，盖上章，然后呼着

本子上名字将本子撂到柜台上，购粮者凭本子上的数量到一旁

的面柜里称面粉），我刚把本子递进去，就听收款员叫到：李福

祥！接着将一个粮本扔到柜台上。我慌忙去伸手，却见旁边一个

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中年妇女一把抓过粮本，一边极不满意地瞥

我一眼：“这是我爹的！”我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呆望着这个

一脸不高兴的老乡，本想对她说“我就是李福祥”，但看着她那

理直气壮的神情，又说李福祥是她爹，我话到嘴边没敢说出来。

幸亏这时收款员又喊了一声：李福祥！ 接着把我的本子撂到柜

台上。当我拿起购粮本时，我发现收银员看看我，又看看那位正

在称面的中年妇女，那目光分明是说，怎么两个人一个名字？而

那位妇女分明也听到了收银员这后一声李福祥， 她低着头，仿

佛是理解了我刚才伸手的原因。

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年元旦， 我收到了一个从临县沁阳

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到 ：我一直以为李福祥是沁阳的李

福祥 ，当我找到沁阳的李福祥时，才知道我要找的是博爱的

李福祥……后面的署名是：蔡诗华。原来我转业后，曾在焦作日

报副刊上发表了数十首（篇）诗歌﹑散文，其中有不少是写部队

生活的。 而沁阳也有一个李福祥常有新闻稿件见诸报端。 这位

蔡诗华是沁阳驻军的一位诗人，我也多次读过他的诗作，也曾

有过前往拜访的念头。 不料他却先寻找我了。 我久久凝视着这

个明信片，在为诗友“求其友声”的真诚感动的同时，也为自己

名字给诗友带来的麻烦而尴尬……

大约是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一天，我在办公室翻报纸，突

然河南日报头版的一条大字黑体标题磁石般地吸引了我的视

线：“李福祥同志追悼会在郑隆重举行。 ”我一口气看完了这则

新闻，原来，这个李福祥是个老革命，“文革”前是省委领导成员

之一，“文革”中饱受磨难，“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工作。 这时，我

想起了

30

多年前父亲在郑州车站看到的那条标语。是的，那是

这位老革命遭受磨难的一幕。 而同时，因为同名，我的父亲也被

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时，电话响了，是我的一位朋友打来的，他说

完了正事后，突然话锋一转说：“老李呀，我可对你有意见……”

问他啥意见，他说：“咱们离得这么近，你的追悼会也不通知一

声，我至少还该给你送个花圈的呀！”我知道他是看了那条新闻

后的调侃，也就跟他调侃道：“好，好，真到我的追悼会时，我一

定亲自打电话通知你……”我俩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鹏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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